
《五月雪》樂曲解說 

這首作品是經過好幾個階段與構想的改變而完成的，最初的意念是透過對桐花雪白意象的音樂描述與感覺來緬懷 1895 年乙未戰爭

中，對於臺灣人英勇抗日的悲壯史實。 

為使音樂表達不流於具象與寫實主義，如德布希所言： 

不要直接描繪事物，而是渲染事物所造成的效果。 

最後作曲者決定用詩、畫的隱喻來呈現這段故事情節，並且在過程中提出個人的心得，在現實中提煉感覺與想法，用意境呈現結

論。曲子總共分成七個篇章，其中有五個篇章的標題即以詩人陳銘堯的詩為題，各篇章所隱喻的現實事件涵義如下表所分析。特別值

得聲明的是，這些詩文只是一種心情感想的隱喻與象徵，而與現實事件無關，是一種對現實事件的情感抒發。 

創作情感的基礎是來自於觀看電影《1895》之後，作曲者深感自己作為台灣人不知深刻了解台灣史之憾，而對這整個歷史事件作

一番深刻探討了解，並且內化成自己身為台灣人的情感潛意識，以夢境與詩的語言來抒發書寫，將現實抽離美化並凝鍊，並以詩化的

意象來隱喻表現。整個創作從構思到完成歷時將近三年，就是為了讓這種內化與表達的過程更加的自然流暢，並且真真正正融入與轉

化個人的風格。 

關於 1895 年所發生的台灣民主國與已未戰爭事件，開始於甲午戰爭(1894)，清朝帝國戰敗，清朝與日本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

約，將臺灣、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 的夏初，日軍在台灣北部的澳底登陸，從 1895 年 5 月 29 日日軍登陸，直到

10 月 22 日控制全台灣，約持續了 5 個月，總共造成台灣 14000 名士兵戰死。西元 1895 年，同時也是農曆的乙未年，因此將這場臺灣

人對抗日本人，歷時五個月之久的戰爭，取名為乙未戰爭。 

而這部作品的寫作動機，主要來自於 1895 年乙未戰爭中，對於臺灣人英勇抗日的悲壯史實提出緬懷及紀念。北埔姜家天水堂的事

跡，義民的忠勇與堅烈，在惡勢困苦中，沒有任何援助的孤立情況下，當時不分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一起努力為保鄉衛土與日

本人奮戰，令人動容。曲名《五月雪》其實有多重意涵的，作曲者不是用來描述詩意盎然的、四月桐花五月雪的唯美氛圍，而是以桐

花雪白的意象，來表達先民堅貞的、保鄉衛民的一種節操。另外，如同大家所知道的，油桐花季是很短暫的，這也是用一種時間上的

意念象徵來悲悼已未戰爭之短暫，因為缺乏援助而失敗，先民血流成河的史實。而“雪”也可以是“血”的相似音，血的激情悲壯與

雪的堅貞無瑕相呼應，矛盾衝突中把現實的殘酷化成藝術的永恆美。在歷史時間距離的觀照下，也許一切都物換星移了，只有後人深

深的、沉痛的悲悼，也希望藉由這一首情感濃烈悲壯的交響詩來期許臺灣人都能珍惜這一塊先民所誓死保衛的地方。 



曲子是以交響組曲的形式開展，各樂章又可組成為追思─戰爭─緬懷三個大段落，為倒反的三段式，就是前後兩部分是較為緩慢

的、溫情的，而中間樂段是激昂的。以東方的管絃樂色彩，間錯插入五聲音階淒涼變奏的旋律片段，來引發一種思古的氛圍；而佐以

東歐音響學派的管絃樂技法，以及客家八音中的鑼鼓鐃鈸樂，來抽象描摹戰爭之壯烈與先民血流成河保家衛國的激情。 

合唱團則唱出義軍領袖姜紹組所寫的詩： 

邊城孤軍自一枝，九迴腸斷事可知；男兒應為國家計，豈敢偷生降敵夷。 

以及前後兩段描摹桐花如雪之美而追憶前塵戰事的歌詠，並紀念烈士家人為國家忍痛與夫君絕別，成就家國大愛的心情： 

五月桐花出塵世 

飄飄如夢風吹雪 

人立花下迎飛桐 

思往懷舊不勝傷 

故人如花任飄落 

家國山河哪堪凌 

若是花離桐樹枝 

也是清香如故昔 

最後合唱團搭配淡遠的管弦樂聲響，以不勝唏噓的歌聲再次唱出：「若是花離桐樹枝，也是清香如故昔」數次，縹緲離去。 

為增加演出時的意境感，作曲者設計有意象桐花影像於演出時配合，以舞台燈光的明暗去區隔當代與過往、現實與理想之差距，

以一種淡出淡入的方式交錯著，投射在似有若無的絹布上，造成一種劇場的夢幻效果。而這也是延續個人對 Synaesthesia（聯覺）欣賞

經驗創作的更進一步嘗試。 

音樂共分七個樂章，除第七樂章尾聲為純音樂，無影像與詩詞外，各篇章詩詞與影像之配合如下頁表格所示： 

 

 

 

 



章節 詩詞 與歷史事件之關聯與情感之隱喻 演出時投影意象 

(1)誕 浩瀚的大空闊 

日月及星辰 

繁華與寂寥 

高聳穹隆的大聖堂 

燈火近了 

陌生的港 

近了 

台灣民主國的成立，一個民族延續與尊

嚴神聖的殿堂，是歷史上驚鴻一撇卻如

流星般引人注意獨一無二的事件。 

  

 

 

(2)生命中

的一場雪 

星星飄落 

洪荒無底的沙漏 

黑暗中凝睇著的 

水銀般的黑眼珠 

泫然的一泓 

 

要把我拖向另一世界的寒

冷 

從骨子裡 

迴盪在大氣裡 

原本先民成立台灣民主國來抵抗日本

人入侵之想法，因為資源之不足而失敗

了，卻是如雪一般冷冽貞潔令人凜然起

敬。 

一簇小小的希望火苗。    

   



天地間的凜凜 

 

啊!是我的冷冽 

晶亮雪白 

冷冷的燃燒著 

心中小小的想望 
 

(3)夢幻嗩

吶 

還沒醒透的早晨 

殘夢零零碎碎 

從朦朧的遠方 

響起陣陣嗩吶 

如嬰兒初誕 

帶來前世深沉的哀鳴 

 

鼓起腮幫子 

脹紅了脖子 

用那古老的 

頑強的 

非人的喉管 

魔笛般指揮著 

宿命的 

叛逆的 

荒誕的 

夢幻的 

日本人還是在台灣登陸，打入了客家的

村落，一直往南至八卦山一役，義民撒

下了最後一滴血，終於不敵日軍武力而

全數犧牲。 

捍衛著自己的家園至最後一兵一卒，如

劃破清晨天際的豔紅，熱血激昂。 

   

   

  



戲劇的行列 

 

似這樣複雜得無法思想 

暫時地 

如此的人世 

行進著 

(4)放逐 帝國邊緣 

古城牆築起一道 

詩的防線 

 

風 

以文盲的語言朗誦 

帝國 

以臨摹千年的書法 

放逐 

人，走了，留下了身軀在荒野，任由風

雨吹打，甚至連家人都不知身首何處，

心愛的妻子也隨之殉情，以表堅貞。 

   

  
(5)一條河

乾涸在沙

地上 

一條河乾涸在沙地上 

只留下一些模糊的痕跡 

我隨手撿起細瘦的枯枝 

在沙地上麻木的撥弄著 

撥弄著── 

 

那往日台灣民主國熱血激昂的榮景，如

乾涸的河道遺跡，它曾蜿蜒流過，雖然

水消失了乾涸了，但還是留在後代子民

身上的血，一種不止息的傳承。 

  



好像快要被什麼給淹沒了 

我試圖更肯定的呼吸著 

呼吸著 

地獄般的火辣的空氣 

高高的仰起愚蠢而驕傲的

頭顱 

 

遠方，或許── 

或許曾有一個海 

而一條河確曾蜿蜒流過 

即使在沒有月色的黑夜 

亦不曾稍停冷冷的奔流 

   

   

(6)緬懷 邊城孤軍自一枝 

九迴腸斷事可知 

男兒應為國家計 

豈敢偷生降敵夷 

閒賞五月白桐花 

花如飄飄塵世雪 

花中傘下花中人 

人立雪中思塵世 

人如桐花不迎風 

風來花去不留痕 

若是花離桐樹枝 

追憶前人的心智與不勝唏噓的合唱，溫

馨而哀悼，民族的精神不死，如桐花掉

落在地上依然清香美麗，隨風的放逐而

有新的生命。 

  

  



也是清香如故昔 

  
(7)尾聲 無 令人回思此 1895 事件，對於消失遠去

的過去不勝唏噓之惆悵感與鄉土情懷

的抒發…。 

 

 

 

 

 

 

 

 

 

 

 

 

 

 


